
果不其然，陈春方玩的是欲
抑先扬的把戏。说了长长的一段
废话，陈春方口也说干了，就灌了
口茶润了润喉，这才水到渠成地
引出自己的真实意图：“我个人也
有个想法，自我感觉还是可行的，
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陈春方提出的“个人想法”，
竟然就是田晓堂曾对姜珊说过的
方案一，也就是包云河要求田晓
堂遵照执行的那个意见。

陈春方话未说完，田晓堂就
看见姜珊瞪大眼睛望着自己，那
满眼的疑惑他不会读不懂，他想

她一定是不明白，陈春方的“个人
想法”为何竟和他的方案一惊人
地一致。而他自己，也是满腹狐
疑：陈春方的“个人想法”，为何竟
和包云河的意见如出一辙呢？

他没时间细想这个问题，陈春
方抛出了自己的“个人想法”，他不
得不敷衍一番，表示将认真考虑。

因为陈春方的节外生枝，研
讨会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散会之后，田晓堂再想刚才的
疑惑，这才意识到，其实并非陈春
方和包云河“英雄所见略同”，无意
中想到一块去了，而是陈春方陈述

的“个人想法”，本来就是包云河的
意见嘛。显然，包云河不仅将自己
的意见告诉了他田晓堂，也通过某
种方式直接传达给了陈春方。陈春
方在研讨会上不便直说“这是包局
长钦定的方案”，只好谎称是自己
的“个人想法”。

当天下午，陈春方早早地来
到田晓堂的房间，说有事汇报。

说笑了一阵，接着谈正事，陈
春方说：“昨晚我跟你说过，有个
重要工作要向你汇报，可因为你
有了醉意，就没有汇报成。现在看
来，昨天跟你汇这个报，还是很有
必要的。”

田晓堂顿时警惕起来，问：
“到底是什么事呀？”陈春方却不
直接讲，只是问：“钟林拿出的那
个方案，你向包局长报告过吗？他
是什么态度呢？难道他没有给你
一个明确的意见吗？”

陈春方的口气竟然有了咄咄
逼人的味道，田晓堂满面笑容地
望着陈春方，不紧不慢地说：“包
局长和我怎么商量工作，是市局

领导班子内部的事情，也不宜对
你公开呀。”他的口气似乎还客
气，但说出的话分量却不轻。

陈春方愣住了，可能是没想到
田晓堂会拉下脸面，这么软中带硬
地教训他。他顿时感到有些尴尬，
想辩解几句，多少挽回些面子，可
嗫嚅着嘴巴，又不知说什么好。田
晓堂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和回
旋的余地，接着又道：“我下午还要
出去，你若没别的事了，就请回去
忙你的去吧。”田晓堂下了逐客令，
陈春方哪好再逗留，只得带着满心
的懊丧，灰溜溜地走了。

陈春方走后，田晓堂仍然余
怒未消。他看不惯陈春方这样的
人，对这种人却又无可奈何。他
想，陈春方下午只怕会打电话将
研讨会上的详情报告给包云河，
甚至会在包云河那里告自己的刁
状。眼下，他得抓紧时间，尽快见
到包云河，做好劝说工作。事不宜
迟，他立即拿起手机与付全有联
系，打听包局长今明两天有没有
空。付全有告诉他，包局长下午在

市政府开会，明天上午可能到局
里办公。田晓堂想了想，便决定今
天晚上赶回市里，明天上午去包
云河的办公室向他汇报。

而今天下午，田晓堂还想去
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华世达。找
他的目的，除了向他汇报规划方
案制订的情况，以示对他的尊重
以外，田晓堂还想说服华世达支
持方案二。

田晓堂直接拨通了华世达的
手机，说想过去拜访，华世达很干
脆地说：“我下午4点钟还有个协
调会，这之前刚好有点空，你现在
就过来吧。”田晓堂看了看时间，
已经3点多了，忙叫上甘来生，驱
车来到县政府大院，不想华世达
的办公室已进去了一个人，田晓
堂只得先坐在秘书科等候。一刻
钟后，那个人从华世达的办公室
出来了，田晓堂赶紧钻了进去。

提要：
骆伽抬头看见前方灯火，是不是

到红螺寺了？周锐看手表，判断应该
没有到达。“是户农家，哈哈，去老乡
家吃点、喝点。”骆伽蹦蹦跳跳向农户
跑去，翻上栅栏。

提要：
姜珊在发言中，自然投了

赞成票，会议至此气氛相当融
洽，田晓堂暗暗松了一口气。陈
春方最后发言。他肯定了钟林
阐述的方案，并且又在姜珊发
言的基础上就方案内容充分阐
述了一番。只是他越说越言过
其实，田晓堂不由警觉起来，有
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一串狂吠随着阴风骤起，三人
惊呼着调头奔跑，顾不上方向，踏着
起伏不定的山路，没入黑漆漆的深
夜。周锐停下脚步，发现失去骆伽的
踪迹。他们循着原路边喊边找，终于
在半人高的水渠中找到眼泪如珍珠
坠落的骆伽。她鞋底折断，跳跃不
灵，摔入水渠，脚腕肿得比刚才吃的
馒头还高。

周锐和赵勇搀着骆伽奔波一
夜，天亮才在红螺寺搭上公共汽车，
将近十点才到达三元桥的中旅大
厦。他们直奔三楼教室，赵勇贴在门
缝向里面瞧，骆伽单脚跳过去，扶着
他的肩膀偷看，会议室里雷励行正
在讲话。“嘘，这些内容都要考试，我
们必须进去。”

里面正在上课，周锐很想进去。
“我们上一轮野外生存的分数肯定
垫底。”骆伽听出语气中细微的抱
怨，向周锐抗议：“你们两个大男人，
也不知道那是公狗母狗，转身就跑，
一点风度都没有。”

“公狗母狗，真难听。”赵勇撑门
借力，转身去辩论。“别吵了，你们比
讲课的嗓门都大。”周锐向门内看
去，身体的重量全压在赵勇身上。雷
励行极为重视这次培训，不仅设计
拓展训练，还亲自传授课程，他走进
学员之间：“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和
捷科是什么关系？”

“员工和公司的关系。”一个弱智
的答案引起大笑。“这又是什么关系？”
雷励行不以为意，听见门外的争吵，快

步走到门口，猛然拉开，门缝间露出三
个脑袋。赵勇全靠右手拉门框来支撑
身体，胳膊一闪，向下跌倒。骆伽从他
头顶掀翻，脚腕剧烈疼痛，忍不住发出
哎哟的声音。新人们见到滑稽的一幕，
憋不住的笑声夺门而出。

“我知道。”赵勇尴尬地打招呼，
慌不择言地将学校的知识交出来，

“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家榨
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公司与员工就
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哪里有压
迫，哪里就要反抗，工人阶级必将成
为资本家的掘墓人。”

赵勇觉得不妥，放软语气：“这
是中学和大学课本里面讲的，不信
您去查。”雷励行在魔鬼训练中极为
严厉：“有人强迫你面试？逼你加入
公司？你们在宾馆参加精心设计的
培训，还要给我掘墓？”

骆伽见他真的生气，举手乖巧地
回答：“我不同意赵勇同学的观点，我
们毕业进入社会，公司就是发展事业
的平台，而捷科就是最好的平台。”这
段话与标准答案一模一样，雷励行怒
火被浇熄，指着座位：“入座听课。”

课后，三人被留在教室，雷励行
询问昨晚经过，并在计分卡上打了
零分，只说了两个英文单词，N o
Excuse。骆伽瘸着腿，优雅地坐上课
桌：“中国人为什么偏偏说英文呀？”

“他的意思是，不管青红皂白，
反正就给你零分。”赵勇的理解不算
不对。十分全丢，形势严峻，赵勇不
以为然，学着骆伽的语气和表情调
侃：“某人刚说过，捷科是我们发展
事业最好的平台。”

周锐不想拌嘴，跳下桌子正襟危
坐，翻开厚厚的资料开始补习上午的
内容：“如果这次考砸，我们就卷铺盖
走人。”赵勇一点都不怕：面试都闯过
来了，还能在阴沟里面翻船？

不把没有受过完整训练的士兵送
上战场，这是捷科的理念之一。用赵勇
的话说，这就是正规军和土匪之间的
区别。产品知识和销售技能全部压缩
在新员工培训中，并反复考核，保持固
定的淘汰率，把不适合销售的人拦截
在外，魔鬼训练的名称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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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卫生局而言，尽管另外的候选
人也有来走上层路线做工作的，但这
些搞业务出身的人在这方面都不是
太在行，所以运作力度都不算太大，
二院又不是西山最重要的医院，因此
无论提谁都不致触及其背后的重要
背景。

西娟出了谈话的房间，一路遇
到的所有人，以及接连打来的各路
电话，都在恭喜她。西娟有点哭笑不
得。如此想了半晌，便伸手拨通了孙
健的电话，开门见山道：“老孙，你一
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孙健却嘿嘿
笑道：“回家再说吧，反正不是坏
事。”

回头孙健把自己的上层管线对
她大致说了一下，但不具体。西娟也
没多问，反正明白了就是。至于西娟
这次的事，倒也并非完全生拉硬拽，
而是医院里的确需要提拔一个分管
业务的副院长，便向卫生局上报了
若干候选人，而西娟的确不是最初
的热门人选。

孙健在偶然得知这一消息后，
都没必要动用万铜，而只是跟金秘
书打了个招呼，金秘书便给卫生局
轻描淡写的打了个电话。

这样一来，将孟西娟调换到候
选前列便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再一
看西娟多年来的工作业绩，简直一
个当代难得的行业典范啊，不提拔
这样的人还能提拔谁？所以，一切都
顺理成章，主要还是你自身太优秀，
孙健这样解释说。

“你告诉我，前段时间你跟我保
持这种地下式的关系，是不是就是

为今天的这种考虑？”西娟道。“也不
能说一开始就想了那么多，保持的
地下式关系，更主要还是我们间的
故事太戏剧性，所以不想太招摇。”
孙健道，“这次的机会纯属锦上添
花。”

随后西娟又问：“你打算等到什
么时候再娶我？”孙健道：“你忘了，
我们还有个问题需要考虑，就是两
个孩子。我家闺女这些年一直有点
不靠谱，我担心要是很快跟你成为
一家人之后，别让她影响了你家儿
子。”

西娟半张着嘴，呆了足有好几
分钟。然后，两行眼泪流在脸上：“你
这个当兵的，光知道替我打算了，就
不为自己想想吗？”

两个月后的一天，孙健在红英
的住处。红英问道：“怎么会想起来
我这儿了？”孙健掏出张银行卡递给
她：“你拿去开个自己的店吧，密码
是你的生日。”红英却也没了声音。
孙健抬头看她，原来她在流泪。随后
她很认真的说：“这就算我借你的钱
了。我有把握在一年内就还给你。”
孙健道：“那个不急，只要你能干好
就行。”

红英道：“你在我这儿吃饭吧，
是不是都快忘记我的做的菜什么味
了？等我到门口买点菜，一会就回
来。”孙健正好打几个电话。先是老
六告诉孙健，在最近一次教育系统
的招标中，有点新情况，接触到一个
专做电教器材的公司，其代理的产
品没什么问题，但那老板，你猜是
谁？陆宽。三哥你说，跟不跟这人合
作？或者，修理他一下？

孙健听罢闭上眼，停了一会，
说：“就给他这次机会吧。条件上也
可以让些步。”稍后又补充道：“就这
一次。”又拨通了西娟的电话。响了
几声后，却被掐断了。孙健马上明
白，一定又是在开会。

片刻后，短信来了：“在听个枯
燥的报告呢。都是你给我找的好差
使，坏蛋。”孙健凝视着沉吟了一会，
回道：“我也后悔了，看你现在忙得
连回家做饭的时间都没有。”西娟很
快又回复道：“对不起呀，亏待你这
个大兵了。今天我就回去给你做饭。
你先买点菜吧，想吃什么买什么。”

◆书名：《中年残暴》

◆作者：老象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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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局长司机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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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15

发音：
谐音：鹏
释意：1 .兽毛蓬松的样子：“有～者狐，率彼幽草。”

2 .草茂盛的样子。3 .古书上说的一种草。4 .姓。
用法：〈形〉同本义，草茂密的样子。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诗·鄘风·载驰》
常用词组：芃芃(草木茂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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